
 

就在芒果面临家庭、爱情两难推理的漩涡之中，难于自救的

时候，南海芭蕉来电：芒果诗友，红树林科考队定于12月22日在

穗集结，请务于当天12点前到韶关大厦红树林接待处报到。芒果

看看日历，距离报到的时间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开始盘算起

来，在这段时间，当务之急得把菊芋园的事情安排好，尽管在这

个季节菊芋园也没什么大事，但是我得想办法最大限度的把雪多

留住些，不能让风给吹走了。想到这里他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学生

会主席贺留年。 

“贺留年同学，我近期要到南海去，一是参加红树考察，二

是去魔芋加工厂取经，菊芋园就拜托你了。”芒果说。 

“老师，你就放心去吧。这里没问题。”贺主席说。 

芒果把事先设计好的图纸在桌子上铺开来，对贺主席说：“原

计划在菊芋园北侧，设置十道篱笆，每道间距两米，现在已经完



成了八道，还有两道，我想用这十道篱笆挡住起于欧洲、以及俄

罗斯，包括白翎海峡，蒙古北部三个方向吹向我国寒冷而干燥的

季风，利用今冬和明春这个有利的时机，把雪尽最大可能就地保

存下来，原来想这个周日组织志愿者过去，可是我马上就出发了，

来不及了，现在虽然第一场雪下过了，但是地表还没有结冻，考

虑不会给作业带来太大的困难。为了防止倾斜，你看这里，每隔

五米再交叉立一道竖篱笆，让十道篱笆连为一体，这样在黄沙岭，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菊芋网格，”芒果还怕贺留年听不明白，又

指着绘制的《菊芋园网式篱笆固雪防沙设计图》，说：“你看这

张图，尺寸距离我都标好了，你把它收好，到时一定按图组织实

施。” 

贺留年一边看着图纸，一边说：“好，我记住了。” 

“还有，在菊芋园北侧建的防风林带，要经常去看一下，不

要让山羊给啃了，上一周你过去的时候，大部分都加菊芋杆作了

防护，还有一点点没做完，把剩余的这些树也包起来，护起来。

注意作业的时候，别把树皮碰破了。我们这里一棵树，一年长不

了几公分，碰破了也影响生长。”  

贺主席说：“好，我记住了。” 

芒果说：“还有，在收割菊芋杆的时候，根部一定留出35公

分高的茬子，好用来冬季固雪固沙，这样才能保墒，明年菊芋生

长才能有足够的水分。这是沙伯川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不能丢了。” 

贺留年说：“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呢。” 

“还有，前面八道篱笆墙里的菊芋已经栽下去了，这两道，

边立篱笆也把菊芋栽上，株距和行距我都写在了这里，到时候就

按照这个尺寸栽种。多组织些人过去，一定注意安全。” 

贺留年又把图纸仔细看了一遍，问了几个具体问题，就出去

了。 

接着，芒果来到系主任办公室，添了一张去南海考察红树林

的申请表，交给了系主任。系主任说：“对于你的工作我们全力

支持，你的课我包了，你就放心去南海考察吧。我一会儿去找院

长签字。”这芒果本来就是学院的明星级人物，无论系里还是院

长平时对他的工作向来就很支持，这次请假也没费什么力气，况

且院里还有科研课题交待芒果完成，加之又是去南海考察学习，

院长一听马上批准。接着芒果把孩子老婆的事简单和系主任说了

一下，就去做出发前的准备了。 

他先回家取了两本书：一本《蒙田随笔集》，一本《后现代

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这是他必带的。刚走到门口他忽然

又想起来，有一本诗集也是必带的。这本诗集的书名叫《意大利

二十世纪诗歌》。他记得在自家的五号书柜的第三层，可是怎么

找也没有。 

这时忽然听到楼梯里她女儿皎皎说；“我都想爸爸了，他怎



么还没回来呀？妈妈，爸爸今天能回来吗？”高敏在女儿面前还

是和颜悦色的，她说；“想爸爸了，我就给你变一个爸爸，出来。”

高敏本来是说着玩的，可当把门打开的时候，居然看到芒果正站

在书架前找书呢。她为之一惊，可是女儿见到爸爸真的在屋里，

就扑了上去：“妈妈说话真算数，爸爸你说，妈妈把你藏在哪儿

了？怎没说变就变出来了？”芒果忙把女儿皎皎抱起来，说：“你

妈妈把爸爸藏在了心里，所以呀，说变就变出来了。”女儿咯咯

地笑，高敏虽是看着有气，这时也大半消了。芒果对高敏说：“我

过些天去南海考察红树林，家里的事儿就拜托你了，我们之间的

确误会了，等我回来慢慢和你解释吧，你要保重。”然后他拿起

书，对着女儿说： “皎皎，在家听妈妈话，爸爸，出发喽！再见

了，老婆！再见了，女儿！”说着大步走出屋外，尽管女儿在屋

里大声地喊着： “爸爸，等等我，我也去------”他头也没回，

朝前走去。身后高敏在喊：“你永远不要再回来，就住进你的哲

学家，去湿吧！” 

思念重逢，有量变的差异，有时也会产生质的突变。 

 

洪建民和南珠儿一晃又四个多月没见面了。这让洪建民感到

度日如年。他觉得好像有500年没见了。洪建民端详着眼前的南

珠儿，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目光里多了些沉静和深邃。让洪建民

感到短短才两年时间，或者说离前一次见面才不到半年时间，已

经不再像7年前把他脖子咬出血的那个小姑娘了。心里想，时间



真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就这么短短几天，就把岁月的风霜刻进了

人的年轮。 

现在，南珠儿比离开海洋市的时候，的确更显得成熟了好多。

洪建民觉得自己也变得有些沧桑和沉稳。洪建民的目光细细地从

她的发髻一直倾泻下来，他看到眼前的南珠儿：一双洋溢春色的

眼睛，尽管多了点世故，但是，依然流淌着关爱之情，仿佛永远

温暖着整个世界。南珠儿，此刻穿一件驼绒长风衣，坐了下来。

屋里有点热，她又站起来，把风衣脱了。也许是刚才赶路急了些，

也可能是茶室温度就是高了些，她脸色红润，春风满面，看上去

格外添几分神韵。无论如何，洪建民心里除了爱和感激，再也不

会烦她了。即使不告诉他那个秘密，他也不会记恨她。 

洪建民意识到，他们都走过了人生最辉煌的青年时代；已经

成熟了。不过，有一点不能否认，她还那么爽朗，时刻给人一种

健康向上的活力，让人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感染和鼓舞。在洪建民

看来，似乎南珠儿面前永远没有困难，也没有孤寂；在她身上始

终洋溢着80后女孩的魅力；乐观，豁达，特立独行，落落大方，

又内敛，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内质；她虽忙碌，却得心应手，看不

出一点紧张的神色。 

南珠儿现在已是传媒学院一位讲师。还是女性诗人中的佼佼

者。她的一首《秋茄桐花》，至今被全国诗人尊为上品。她兼职

经营的影视公司的一些影视作品在影视院线很受观众的欢迎。她

的一场《影视市场中观众的核心地位》的报告，已在全国巡回演



讲达30余次，最近又接到休斯敦大学的约请。 

南珠儿高兴地说：“我们真有缘，今天晚上传媒大学年终汇

报演出，你就来了，别走了，你留下来看完演出，再走吧。” 南

珠儿极尽地主之宜。这时，洪建民终于又看到南珠儿还像从前一

样充满活力；这让他满心欢喜。 

他们一起反复探讨了白泉关于蓝天、碧水、林涛、甘泉等八

大区域宏观环境学意义，洪建民也谈到了自己制作环境树计算尺

的艰辛，当然也谈到了成功的喜悦。 

洪建民说：“在你的启发下，我终于明白，白泉重逢定理和

蓝天、厚土等八大区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八大区域的权值发现，

为制作环境署计算尺提供了先决条件。可是我无法确定它们同期

推荡、相互印证的关系。”  

南珠儿听了，更加喜爱洪建民的坦诚，尤其他那种略微有点

傻气又很青春的表情，更让她的脸上时时流露出含容不住的微笑。

洪建民见了，心里想，这才是真纯的美女笑容。他甚至有点忍按

不住内心的冲动，想扑上去，捧住南珠儿的脸，从左面颊一直咬

到右面颊，甚至也想咬一口南珠儿的脖子，也咬出血，看看南珠

儿血的颜色，到底是粉的还是红的？想虽是这样想，不过他终于

没有咬，因为茶室里的人实在很多，而且都保持在一定的距离，

在小声低语，他不能打破这种和谐。他们几乎在这里坐了一天，

有时是南珠儿说，洪建民静静地听着；有时洪建民说，南珠儿静

静地听着。 



“黄沙岭菊芋园诗会，确定去南海考察红树林，我可把名单

都统计好了，你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南珠儿问。 

洪建民沉吟了两秒钟，回答说：“你把名单先传给南海芭蕉，

等我把这件事儿办完了，去一趟丹溪江，取一些资料，就去南海

考察，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 

“前些日子，我也是应邀去南海的，才幸运的见到了红树林。” 

“你说的红树林，在南海什么地方？” 

“我记得是在海口东南一点的地方，哦----好像有几十公里吧，

也许是一百多公里，坐车去的，我也估算得不太准确。” 

“呃，是这样的。” 

南珠儿说：“我是受人之约，拍一个电影短片，去参加这个

会议的，叫什么来着？嗯，是红树研究会。” 

“感觉怎么样？”洪建民问。 

“十分难忘。”南珠儿回答。 

“很想听听这难忘感觉。” 

“我感觉十分美妙。海水涌来，拍打着红树林，真让人心舒

气朗，很漂亮啊！阳光下那么苍翠，今日想来，还是那样奇异瑰

丽。” 

洪建民听南珠儿说到这里，又回到了从前，激越起来，开始

慷慨陈词，兴奋地说：“我从引水工地回到市里后，在这两年的

时间中，对红树作了一番专门研究。红树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植物

学的概念，它同时也是环境学概念，深刻一点说它也是一个文化



概念。”  

“可不是呢！会上有人倡议还要建立红树林文化研究会呢，

甚至有人还说到它的医疗药用价值呢！”南珠儿也高兴起来，连

用了三个“呢”，让洪建民更感亲切。 

“红树的确具有医学药用开发潜力。”洪建民说，语气十分肯

定。 

 “我听说红树气根可用来治疗肾结石和尿路结石，木榄胚轴

能治疗糖尿病，秋茄的根还能够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老鼠簕的根

能治疗乙型肝炎和男性不育。可是长期以来红树植物的药用主要

流行于民间，我知道仅有海南医院利用红树植物的树皮治疗烧伤，

开创了临床先例。” 

  “当然，更重要的是它的环保价值和文化价值。特别是红

树含有金属硫蛋白，当植物体内吸收了大量的铅、镉、铜等重金

属时，它能转化成生物酶，消除这些重金属的污染。” 

洪建民和南珠儿越谈越有兴致，几乎忘记了时间。 

 

南珠儿看到洪建民在端详她，脸色更加红润，说：“你来也

不告诉我几点到，坐哪个班次的飞机，我好去接你呀！” 

洪建民开始也想告诉他班机的时间，考虑她忙，加之机场离

市内那么远，就一个人悄悄过来了。 

“你还没吃饭吧？” 南珠儿说，“我去要一个三明治给你。” 

洪建民点点头，说：“在飞机上吃了点心。” 



接着，南珠儿去靶台要来了两杯咖啡、两个三明治。 

“对了，上次在菊芋园我还忘问你了，考察红树林有什么特

殊意义吗？” 南珠儿用咖啡勺轻轻搅动着咖啡，面前浓香四溢。 

“我有一件没了的心事，也是祖辈的心愿，那里住着我未曾

谋面的本家。”洪建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 

“啊，还住着本家？” 南珠儿一面说，一面摆弄着项链下方

的饰穗儿。刚才在靶台把那些饰穗弄乱了，她想把它理得顺畅些。 

“其实，不是这样，我也得去看看，红树有些地方很像人，

它是一种生命的姿态，也是一种境界，或者说我们人类就活在红

树的境界里，才经世不衰，如此宏大，生生不息的呀。”南珠儿

从洪建民的言语间，感觉他还像以前那样朝气蓬勃。 

“记得上次在QQ见到你时，我跟你说，过几天我到美国去演

讲，预计你从丹溪江回来，我也差不多回来了，届时我们一起前

往。” 南珠儿说这话时，那些饰穗已经理顺了，垂在胸前，显得

十分淡雅。洪建民从南珠儿的眉宇间看到有一片红云慢慢飘散开

来，看上去极舒展、爽朗、飘逸。 

到了晚上，他们一起在演出室外大厅吃过了晚饭。洪建民在

前排坐了下来。这是南珠儿编剧并参与导演的一个剧目：《美丽

的红树林》。大意是说，一个叫矮桥的村庄坐落在南海边，村里

有人学坏了，每日在打红树林的主意，想把林子砍了，村民阿龙

在大智人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智慧，终于战胜了邪恶。南珠儿

还在戏里扮了一个角色。南珠儿伏在洪建民的耳边轻声说：“我



演的是一个配角，护林员的妻子，就是很小气的爱占小便宜的那

种女人。” 

演出开始了。南珠儿一出场，人还没见到，声音先飘过来了，

的确有种先声夺人的感觉。南珠儿演的虽是一个配脚，但是演的

到位得体、酣畅淋漓，给这个戏平添几分成色；她有时也跟着抢

戏，但不喧宾夺主，始终让戏的起伏掌握得恰到好处。 

 

当天晚上，洪建民来到王府井红茄冬宾馆，办好了住宿手续。

他接到南珠儿的电话，说散场后有事情需要安排，得晚些时候才

能过来。 

洪建民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又在想白泉重逢定理了。可

是他想着想着又想起了南珠儿。现在他好像更加离不开南珠儿了。

他甚至想即使没有白泉重逢定理，他也不能没有南珠儿。如果说

白泉老师发现的谁也没有说的秘密是王冠上的宝石，那么南珠儿

就是他脑瓜门上的一颗明珠，她的光彩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甚

至照得处处意义非凡。 

早在少年时，他心里就始终有个人，他深深、暖暖的爱着。

这人是谁呢？却说不清楚。直到命运让他见到南珠儿之后，几经

离合，他才想起来，原来他等的不是别人，就是南珠儿。这本书，

这个人，或者说这棵红树，才是他必须用一生时间认真阅读的风

景。开始虽然他不是特别喜欢南珠儿，甚至想把这个影子甩掉，

可是不但没有甩掉，反而越来走得越近。这时他又开始反观自己



了。 

在海洋市引水时，他与南珠儿，联手完成的从源头改变人们

向河道排放垃圾的陋习，实在也是一个创举。至今到过缨络河的

人回来依然赞叹，这水咋这么清呀！想到这儿，他自己笑了一下，

自言自语地说：“真不能不佩服南珠儿，她的点子就是比我多。

如果没有南珠儿，凭我自己，这是很难做到的，包括白泉重逢定

理还不知推到猴年马月呢？” 

他想，这个白泉重逢定理，真的是篇大文章，这块石头，终

于在南珠儿的帮助下，打磨成一把金钥匙。想到这里，他心中立

即充满了喜悦。他忽然想起了七年前，在红树林浮雕握手后南珠

儿说的一句话：不把这块石头打磨成一把万能钥匙，决不为女人。

想到这里，他想，难道这女人和女孩还有什么分别吗？她为什么

不说决不为女孩，却说决不为女人呢？这里面可能大有玄机。还

有这次来北京，必须让南珠儿告诉我那个谁也没有说出的秘密。 

洪建民忽然想起，在菊芋园时南珠儿说想吃菠萝，我得到街

上去给她买回来，说不准一会儿来了，想吃菠萝怎么办？他想到

这儿穿好衣服走出了红茄冬宾馆。转过一条街，来到了东风商场，

又转到了地下三层，终于看到有个柜台在卖菠萝。他也不假思索，

选个最大的，一过秤4.1公斤，他付了款，仿佛完成了一件世界

上让人最高兴的事儿，愉快地提着菠萝回到了宾馆。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本期主编:   子线  


